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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他一直闹着回家，能不能让我们
先看下。”患者老罗的妹妹敲开了李霞的诊
室。此时，他们前面还有好几位患者在候诊，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李霞拒绝了这个 “插
队”请求。老罗则坐在了诊室一角的沙发上等
候，看起来情绪稳定。

77 岁的老罗，患阿尔茨海默病已近 10
年。据他妹妹介绍，他的身体不错，就是刚刚
说的话很快就会忘，有时候情绪激动，还骂人
打人。

阿尔茨海默病，是认知障碍最主要的类
型，约占 50%-60%，表现为记忆减退、词不
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等脑功能异常和
性格行为改变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目前，
我国约有 1000 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至
2050 年，患者人群将超过 4000 万人。
和很多认知障碍患者一样，对于“脑子生

病”这件事，老罗有些敏感，以至于对看病也
有抵触。医生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询问最
近情况。经过治疗，这次看病时老罗已经能和
医生正常交流。结束后，他还特意问了李霞姓
什么，不停地和她说“谢谢”。
“他上一次来就诊的时候会混淆事情，这

一次好多了。”看完病后，李霞特意嘱咐了患
者家人不要总想着纠正患者。原来，老罗以前
管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生病后，各项能力
下降，有时家人会说他“脑子坏掉了”，老罗
很生气，一来二去家庭矛盾不断升级。
“家庭支持和照护者的能力对认知障碍

这个疾病很重要，我们记忆门诊会关心家庭
支持是否到位。”李霞说，认知障碍患者确实
是生病了，但有的并不是那么没有能力，家人
也要维护好他们的自尊心。

在记忆门诊里，来就诊的绝大多数都是
老年人，但也有少数提前遭遇“衰老”危机的
年轻人。
“认知障碍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其中约有

5%的患者是年轻人。”李霞曾接诊过多位年
轻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只有三四十岁。

十多年前，刘芳还不到 30 岁，生完孩子
后出现了记性变差、工作能力下降、情绪焦虑
等症状。一开始以为是产后抑郁，经过两三年
的抑郁治疗后，情绪稳定了，也可以继续上
班，但整个人的工作能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十多年来，她辗转到多家医院就医，但一遇到
事情或是工作太多，就会焦虑、哭泣。

她是一名财务工作人员，原本可以胜任
的工作，生病后能力下降，有时需要家人帮忙
才能完成。

为什么曾经那么优秀能干的一个人，现
在变成了这样？在家人的疑惑和担心中，她慕
名找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李
霞第一眼看到她时，觉得她看起来有些像抑
郁，但认知评分结果却指向别的可能。
“这么年轻，认知评分不应该处于临界值

上。”在和患者、家属说明情况下，李霞为刘芳
进行了精准检查。结果显示，她大脑内存在老
年斑，最终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
还有一位 40多岁的患者，提着行李箱走

进了记忆门诊。他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
自己的父亲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于是想
趁着出差前赶紧来医院看看，检查后确诊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开设 15
年以来，每年有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走进这里。
在 2019年的一次数据统计中，李霞惊喜

地发现，近些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来就诊的
人数逐年增加，从早期就诊人数来看，2019
年比 2015年增加了 96.6%。
“这说明大众对这个疾病有了更多的认

识和重视，也因为有了记忆门诊，大家知道应
该去哪里看病。”李霞说，此前很多认知障碍
患者看病要走很多“弯路”，因为那时大家对
于轻度或者轻中度认知障碍都不够了解，就

会去其他科室就诊。
2007 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设了上

海首家针对认知障碍的记忆门诊。此后，越来
越多的医院、科室陆续开设记忆门诊，为出现
记忆障碍、大脑功能减退等问题的患者指明
了就医方向。

社会大众对认知障碍了解得越多，误解
就越少。

“在门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就
算家里有人生病了，大家也乐呵呵的。经过科
学治疗，虽然病人还需要依赖人照顾，但相比
于之前的吵闹等，不仅情绪好了，周围的人也
和谐了。”

虽然情况在转好，但目前还有大部分轻
度认知障碍患者还是没能及时就医。从全国
来看，100 个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中及时就医
的人不到 5个。上海的认知障碍诊疗水平排
在全国前列，但也只有 20%。
“在轻度或是疾病风险期进行干预，效果

是最好的，这时候还能保持很多能力。”李霞
介绍，目前上海正在开展的第五轮上海市公
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惠民项目中，就包括实
施老年人认知障碍风险筛查和干预项目，推
进对老年常见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和心理问
题的管理。
“目前我们在长宁、徐汇、静安、松江、浦

东、闵行 6个行政区共十多个街道进行试点，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市
精神卫生中心联动，对老年人进行初步筛查，
也就是每个老人除了要做身体体检，还要做
‘记忆体检’。如果筛查出老人处于风险期，
可以在社区进行简单干预，比如控制血糖、做
些特定运动等。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些都是
有益的。如果发现老人有症状，可以来医院进
行进一步确诊，跑一次医院就够了，之后可以
回到社区落实干预，包括情绪干预、运动干预
等。”

“怎么会是这个病？”李霞看到过，很多
患者和家属拿到检查结果时难掩绝望的神
情。有人甚至会想为什么不是抑郁，为什么会
是“痴呆”，但片子上清楚地显现出大脑上的
老年斑，没有其他可能。

李霞说：“阿尔茨海默病是长寿的副产
品，如果我们足够老，可能都会得阿尔茨海默
病。我并没有觉得阿尔茨海默病本身有多可
怕，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正确的应对手段。”

2021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临近，
今年的主题是“知彼知己，早诊早智”。“这
句话是呼吁我们要了解认知障碍，了解阿尔
茨海默病，这也就说明到了今天，公众还有不
了解认知障碍的一面。我觉得公众最不了解
的，就是认知障碍早期的风险状态。”李霞
说。

认知障碍一开始不痛不痒，确实难以辨
别，但也有一些疾病“信号”值得注意。以老
年人记性差为例，年纪大了确实记性会变差，
但如果发现家中老人以前会变着花样做菜，
现在每天都只做那两道菜，或是一个特别爱
整洁干净的人，开始不分洗脸巾和洗脚巾，又
或是刚买回来的东西又跑去买了一个，如果
这些异常情况反复出现，就要有所警觉，及时
去医院做个检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也一直有
个口号，“从不太早，永不言迟”。
“这个病不是世界末日。生病了还是要找

医生，哪怕记忆回不来，如果能够安安静静地
好好生活，整个家庭也能够重新建立和谐和
平衡。”

在纪录片《人间世》中，网友看完认知障
碍患者的故事后，纷纷提问如何才能预防。李
霞介绍：“绝对的预防方法是不存在的。但有
研究表明，如果所有人都能及时修正风险因
素，可预防或延缓多达 40%的认知障碍，包括
防止头部受伤、限制饮酒、避免吸烟、坚持体
育锻炼等。”

“和认知障碍的较量，是在和时间赛
跑。”李霞说，“如果我们能够尽量保持住各
项能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么我们就是胜
利了。”

（注：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记者探访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

上海“记忆门诊”让早衰失忆峰回路转
晨报记者 潘 文

在宛平南路 600 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77 岁的患者老罗吵闹着要
回家，有时刚说的话转身就忘了；40 多岁的刘芳本以为自己是产后抑郁，辗转就医
十多年竟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这些或早或晚遭遇“衰老”危机的人，从全国各
地来到记忆门诊，开始了和时间的赛跑。

阿尔茨海默病是认知障碍最主要的类型，认知障碍也被称为老年痴呆。 9 月 17
日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近日，记者走进宛平
南路 600 号，探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记忆门诊。

从“600 号画廊”到“600 号月饼”，以往常常出现在调侃中的“宛平南路 600 号”
成了网红，不再让人避之不及。 在这里工作了近 20 年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
精神科主任李霞，对这一变化的感受更为深刻。 15 年前，上海首家记忆门诊在此诞
生，李霞成为首批记忆门诊医生。 15 年间，来医院就诊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多了，
走弯路的少了。

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如今成了网红 /晨报记者 潘文

阿尔茨海默病是长寿的副产品，其实就是大脑上出现了老年斑。

很多轻度或者轻中度认知障碍患者只要就医及时，都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